
起名 记
●邓 清 华

前一段喜 ，近几 日 忧。小妞出生已过两 月 ，
要上户 ，却还没有名字 。

妻说：“还是个喝墨水的 ，连个娃的名字都起不了。”
她说这话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。我终于忍受不了：“懂
个啥 ，起名有好多讲究 ：一不能带长辈们的字儿 ；二要
叫起来顺 口好听 ；三要不落入俗套 ；四要能看出孩子 日
后的前程……”

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，翻开 《辞海》，看了 “涛 、
文、伟 、斌”几字 ，觉有阳刚之意 。又看 “琴、芳 、珍 、
玲”几字 ，想想都很俗气……夜已经深了 。一包 “红梅”
即将吸完 ，妻子 已发出了均匀的鼾声 ，却还理不出个头

绪来 ，急烦中 ，一个 “鑫”字突然 “蹦”了
出来 。我惊喜 ，忙看 ，见是兴旺之意，旧时
常常用作商店字号 。女儿生在九十年代，取
此名 岂不成了 “古董！”又顿觉颓然 。我以
想到小女出生那天是毛毛小雨 ，而我又是学
水的 ，眼下还是个“水官”，何不以水为名 。

但又不能直呼 “水水”。我绞尽脑汁 ，用 笔给 “水”字的
上下左右乱加汉字 。偶然间成 “淼”，似曾相识 ，便翻
《 辞海》。果不其然 ，是为 “miao”也。形容水势浩大 ，
不见涯际 。我不觉大喜：“此字好也！”

兴奋中我将妻推醒 ，机关枪般说那字千好万好 。其
中还加了一条 ，水资源全球贫乏 ，愈来愈烈。咱娃起了
这名 ，一辈子不会为水发愁。妻听之也很高兴 ，爱抚地
用拳头轻轻砸了我一下 ，说我还真有一套。我说不是一
套，你再生上三个五个 ，我起的名字也会合乎“规则”。

正自 吹 自
擂，不想妻
却大叫：“哥
的小孩叫苗
苗，淼淼苗
苗，苗苗淼
淼，咋个分
得清呀！”
我说 ：“咋
会分 不 清 ，

这不是一个字呀！”妻要过 《辞海 》便看那 “淼”。不
看则 已 ，看 了失声大叫：“咋敢起这名字！”我不知所
措。妻说：“水火不留情你知道不知道？水是六亲不认 ，
况且这水势浩大 。咱娃叫这名字 ，大了会不会是个 ‘白
眼狼’！”

我瞠 目 结 舌 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些 。看来这 当 父亲的
可真是不容易 ，娃的名还得再起下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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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中 对 病 毒 性 肝 炎 消 毒 法
● 医 文

家中 有人患 了 病毒性肝炎 ，
可以按 “三分开”、“六消 毒 ”
方法进行消 毒。“三分开 ”指 ：
一是居住场所要分开 ，条件不具
备的 可 以用 布 帘 隔开 ，至少要分
床；二是饮食用 具 要分开 ，不可
同餐 ；三是生活用 品要分开。“六
消毒”是指 ：一 消 毒病人的痰 、
大小便等 ；二消 毒病人接触过的
生活用 具 ；三消 毒双手 ；四 消毒
衣服 、被单 等 ；五消毒病人 的卧
室、住所 ；六消毒生活中 的污水 。
例如 ，传染性肝炎病人用过的食
具，洗净后消 毒 的方法是 ：一可
以煮沸20至30分钟 ，并加入1—2%

的碳酸钠 ；二可用5%
漂白 粉溶液浸泡30至60
分钟 ，取出后再用水冲
净；三是用次氯酸钠等

含氯消 毒 剂 ，如漂 白 粉与表面活
性剂配制的清洗消毒液进行消毒 ，
作用5至10分钟 ，取出后再用清水
冲净 ，然后即可使用 。

病毒 性 肝 炎 患 者 的 衣 服 、
被单 等 用 品 ，都 应 用 漂 白 粉 药
液洗 净 后 ，再 用 压 力 蒸 汽 灭 菌
或用福尔马林熏蒸 。另外，家具 、
便盆 、痰 盂 等 都 必 须 进 行 严 格
的消毒 。一般情况下 ，可以在医
生的指导下 ，进行严格的消 毒 。
可以 每 一 个 月 左 右 进 行 一 次 大
的消毒 ，这样才能确保无事 ，避
免传
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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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时候家境贫寒 ，在温饱尚费
周折 的 情况下 ，穿 戴 自 然就一 切
从简 了 。别 说花钱买 鞋 ，就是磨
破了 鞋底掏 两 毛钱 去 修修也 要惦
量惦 量 。但一个学生 总 不能穿 上
露出 “老 舅 ”的 鞋子 去 上学吧 ，
于是 ，在 一位 老校 工 的帮助下便
学会了钉鞋 。

从中学到大学 ，出校门进机关，
几经沧桑 ，星移斗转 ，生活发生了
巨变，自然再不必为一双破鞋劳神
了。可是 ，多年来 ，那套钉鞋的家
伙却如影随形 ，成了我生活中 一个
难割难舍的伙伴。茶前饭后 ，每 当
我挥动着小锒头 ，在叮叮咚咚地敲
击声中 ，仿佛进入了忘我境界，得
到了莫大地享受 。

“ 三 口之家”当然没多少鞋子
可修 ，为此我只好寻亲友，上门服
务，不用说 ，机关的单身楼则是我

常光 顾 的 地
方。原先钉鞋
只求实用 ，以
结实耐穿 ，不
破不漏为准 ，

如今则在确保实用 的基础
上力求实现一种 “自家陶
醉”的艺术感 。在这种思
想的驱动下 ，我便在辅料
的选择搭配上 ，补丁的结
构布局上 ，粘割缝合的刀
法运用及钉子的选位上都
几经思虑 ，绝不轻易下手 ，
往往一双鞋要修好几天 。
结果久而久之 ，我居然在
鞋底这块小天地上腾挪起
步，小有建树了 。现在 ，
单位的大姑娘小伙子不但
把破了的鞋送来 ，而更多
地则是把刚买来的新鞋也
提来请我 “锦上添花”。
对此 ，我虽分文不取却也
乐此不疲 。

钉鞋不但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，
而意外的又得到了同志们的信任和爱
戴，促进了 工作的顺利开展。有位朋
友开玩笑道：“一个大科长成天跟破
鞋打交道 ，真没出息。”可我只是爽
朗一笑，因为我对 “出息”二字 自有
我的理解 。

只有足额保险　才能得到充分保障

家住 自 强东路的阎某 ，去年12月 某 日 ，
因取暖炉烘烤时间过长 ，引发火灾 ，将组合
家具、席梦思床、彩电、收录机、电子琴等
用具烧成废品，损失多达万元。阎某看到 自
己省吃俭用积攒的家产被毁 ，心痛得无法 自
抑。保险公司闻讯后即迅速查勘定损 ，并按
阎某所在单位为职工每人投保2000元团体家

庭财 产 保 险 ，给 赔 付
了2000元的损失 ，并将
赔款送到阎某家里。阎
某感动地说 ：大火无情 ，

多亏有保险 ，才减轻了负担 ，否
则，日 子可就难过了 。

赔款之余，我们也为阎某惋
惜不止，为什么他本人就没有一点风险意识 ，
而将 自 己 辛辛苦苦积攒的万元家 当 全部参加保
险呢 ？事实证明 ，按照财产的实际价值足额参加
保险 ，是解除后顾之忧的最好办法 。在这方面既
需要 单位对职工做好宣传动员 工作 ，更重要的
是职工应逐步增强风险意识 ，积极参加保险以
防不测。单纯依靠单位为职工个人财产和人身
安全投保的少量保险是不够的 ，希望我们每个
单位的每一个职工 ，吸取阎某的教训 ，花少量的
钱将 自 己 的家产全部参加保险 ，这样就可以更
有效地减轻损失，解除后顾之忧 。　柴 西 京

买车票
●靳军林

清晨四点半 ，小张打着哈欠 ，靠在火车
站售票大厅的门外 ，看着对面柱子上那残缺
不全的 “关于严禁以票谋私”的布告消磨时
间。为了给丈母娘买张卧铺票 ，小张连着三
天早上在这儿活受罪了 。

快八点时 ，大厅的门才打开 。小张仗着人高
腿长 ，第
一个冲了
进去 ，挤
到售票窗
口前 ，售
票员终于

“ 千呼万
唤始 出
来”：“X

X 次车今

明两天无票！”小张傻了 ：难道
这三个多小时的“站功”白练了 ？
他从人群中挤出来，不甘心地在窗 口 前转悠着 。
这时，票房的侧门开了 ，小张看见刚才站他前面
那个姑娘，一手拿着车票一手挽着一中年妇女说
笑着从里出来 ，向大厅外走去 。咦！不是没票了
吗？她怎么买上了？小张不由 自主地跟了上去 ，
只听那姑娘说：“我姨夫的条子真管用啊！”中
年妇女得意地回答：“站长写的条还能不管用！”。
小张听到这话 ，脑袋 “呼”地开窍了 ：表哥的老
丈人不是在这儿当副站长吗 ！他一溜烟向车站办
公楼跑去……　　双木插 图


